
乙 巳 年 的 春 天 如 约 而 至 ，东 风 骀
荡，绿草萌发，于是，不由得想到当年
南宋的“苏武”——朱弁少章公的那首
五律《上巳》。这首诗虽然没有标出准
确的年代，但从内容上就可以毫无疑
义地确定，它就是写在少章公被羁金
国的岁月里，地点则在今天的大同。

诗题名为“上巳”，当然话题也仍
得 从“ 上 巳 节 ”开 始 。 从 春 秋 时 期 开
始，人们要在三月的第一个巳日到河
畔举行一种融巫术与祭祀于一体的仪
式，为的是祓除不祥。时至今日，典籍
中仍保存着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是月
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
除，去宿垢疢，为大洁。”（南朝宋·范晔

《后 汉 书》）“ 郑 国 之 俗 ，三 月 上 巳 ，之
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拂
不 祥 。”（南 朝 梁·沈 约《宋 书》引《韩
诗》）其基本内容是洗浴，象征“去宿垢
疢”，以期“洁”“拂不祥”，即通过在河
水中的洁身活动，像清理掉身体上的
污垢一样，祛除过去的一切晦气以至
疾苦。至于“招魂续魄”则显然是更古
老的巫术的孑遗。到魏晋以后，这个
节 日 就 不 再 在 三 月 的 第 一 个 巳 日 进
行，而是固定到每年的三月三日。同

时，巫术和祭祀的味道更淡，逐渐演变
成一种宴饮、游玩、踏青、聚会的活动，
内容上更多的是“曲水流觞”之类。最
有名的概括性诗句要数“诗圣”的那句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唐·杜甫《丽人行》）了。作为被囚禁
在雁门关数百里之外的少章公，想到
往年家乡这一天的欢乐情景，自然是
心潮澎湃，情难自已，于是，心底涌出
这首压抑、悲愤的五律诗：

上巳
宋·朱弁

行行春向暮，犹未见花枝。
晦朔中原隔，风烟上巳疑。
常令汉节在，莫作楚囚悲。
早晚鸾旗发，吾归敢恨迟。

“行行春向暮”说的是时间，春天
眼看就要过完；“犹未见花枝”说的是
景象，可是，在西京大同城里，根本看
不到任何春天的迹象：莫想看到一个
花朵。这情形，作为一位南人，诗人在
未到大同之前是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要知道，大同的春天就是这样，明朝驻
守大同的名将王越亦在诗中说“百里
全无桑柘树，三春那见杏桃花”（明·王

越《雁门纪事》）。与江南如此强烈的
反差，能不影响诗人的心境吗？“晦朔
中原隔，风烟上巳疑。”上一句说的是
与祖国相隔的时间很长了，下一句是
说不熄的战火让人心神不宁。古人按
夏历来说，“晦”是每月的最后一天，即
三 十 ；“ 朔 ”则 是 每 月 的 第 一 天 ，即 初
一。所以“晦朔”等于说朝朝暮暮。“中
原”代指大宋朝。“常令汉节在，莫作楚
囚悲。”终于说到自己的志向：虽然身
如 囚 徒 ，不 得 自 由 ，但 我 要 像 苏 武 一
样，与汉使所秉之“节”同在。史书记
载，绍兴二年，也就是少章公被囚禁五
年之后的一天，有消息传来，金人允许
汉使派一人回国，在这样的关头，少章
公把机会让给了正使王伦，自己选择
继续苦守下去。“伦将归，弁请曰：‘古
之使者有节以为信，今无节有印，印亦
信也。愿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
矣。’伦解以授弁，弁受而怀之，卧起与
俱。”（元·脱脱等《宋史·朱弁传》）这不
是“汉节在”诺言兑现的最真实、生动
的写照吗？下句是说，不但要守得住

“节”，而且在举止行为、风度形象上也
不能流露出“楚囚”之态，有辱国格，有
伤清名。“楚囚”原本指春秋时被俘到

晋国的楚国人钟仪，楚共王七年（公元
前 584 年），楚令尹子重率兵攻打郑国，
钟仪随军出征，由于战败，钟仪沦为战
俘，郑国把他抓住后，又转送晋国，即
沦为了“楚囚”。“早晚鸾旗发，吾归敢
恨迟。”全诗末句则写出诗人潜藏在心
底的愿望：总有一天朝廷会下旨或派
人来接我归国的，到那时候绝不敢有丝
毫的不满。表达的依然是忠君爱国的
一贯情怀。“鸾旗”属天子的仪仗，《汉
书》中 有 一 句“ 鸾 旗 在 前 ，属 车 在 后 ”

（汉·班固《汉书·贾捐之传》）。唐代训
诂大家颜师古注解道：“鸾旗，编以羽
毛，列系橦旁，载於车上，大驾出，则陈
於道而先行。”（唐·颜师古《汉书注》）因
而，“鸾旗”就是皇帝或朝廷的象征。

通读全诗，我们的眼前会栩栩如生
地出现一位不辱使命的节臣形象：他身
羁荒寒之地，但心向中原，誓与祖国的
节印同在。不但内心绝不丧志失节，而
且举止风仪上也绝不表现囚徒之态。
当然，内心无时无刻不企盼朝廷旨意的
到来，宣他回国，那时候他必定像唐代
的两位急切归还家乡的诗人一样，“即
从巴峡穿巫峡”“千里江陵一日还”，而
且心中绝没有半点抱怨和不满。

“行行春向暮，犹未见花枝”
——朱弁《上巳》诗赏析

韩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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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动移 动 ，，或或 者 行 走者 行 走
——《《大同大同》》之三之三

侯建臣

地 球 ，原 就 是 一 个 球 。 在 宇 宙 这
个巨大的空间里滚动的，还有许多球。

地 球 与 其 他 好 多 的 球 之 外 ，应 该
还有一个或者若干个存在，他或者他
们，或许就是那玩这些球的“人”。

他或者他们也或许就是一个或者
一群孩子王，让这他们所控制之物，不
断地滚动，又不断地变化。这圆球之
上的山川湖海、风尘雷电，都是他们的
恶作剧。这球之上的春夏秋冬，只是
他们分分钟或者几十、几百万万分之
一秒的事情。而这圆球上的活动体，
在他们眼里，恰如人眼里的蚂蚁或者
比蚂蚁还小的微生物。

话 题 回 到 我 们 自 己 ，就 是 我 们 自
我定义的“人类”。在人类认知的 70 万
年前，有一群人，生活在大同湖之北若
干里的一个叫“周口店”的地方，他们
头骨低矮，腰肢弯曲，突出的眉骨像是
专门给那两只深陷的眼窝遮挡下流的
雨水。他们磨制出粗砺的石器，追逐
奔跑的动物，然后笨拙地点起火堆，把
动物放在上面烧烤，在香美的食物进
肚之后，发出激动的尖叫。

有 欲 望 就 有 竞 争 ，有 追 逐 就 有 逃
跑。

强者在追逐，灾难在追逐，时间之
上的意外在追逐。

便有一群活着的“北京人”，离开
他 们 生 存 的 地 方 ，一 路 向 西 ，一 路 向
南，涉过河流，越过山岳，且走且活，且
走且死，且走且安置着自己活着和死
去的归宿。

沧 桑 是 在 叙 说 天 地 自 然 ，也 是 在

描述生死悲欢。
大约有 46 亿年以上年龄的地球之

上，生命体也已有 33 亿年之久。
地球经历着它的太古代、元古代、

古生代、中生代以及新生代。大同湖
地区，地质、地形、地理、地貌等都在发
生 着 变 化 ，最 显 著 的 就 是 火 山 的 喷
发。火，是地心的生命，憋得久了，便
会从黑暗的地心喷出来透透气。而这
一地区的火，在新生代第四纪的某一
个时刻开始蠢蠢欲动，又在集结了足
够大的力量之后，喷涌而出。一股、两
股、三股……若干股巨大的炽热岩浆，
带着呼啸，带着闪光，带着成就一切又
要毁掉一切的欲念，一喷冲天。

当然是有成就的，几座窝状的、堆
状的、圆柱状的山突起，焦化的石块遍
地都是。

当 然 也 是 毁 灭 了 什 么 的 ，比 如 那
碧波万顷之湖，生生地被扯开几条长
长的口子，水得到了解放般，一股脑便
沿着那狭长的口子，流走，而它们并不
知道它们最终要流到什么地方。

大 部 分 的 水 流 走 ，仍 有 一 些 留 了
下来。在水离开的斜坡，肥美的泥土
滋生出更多的植物，随之也有更多的
动 物 出 生 、长 大 ，让 这 个 地 方 繁 盛 起
来，也热闹起来。

地球上的生命体也在出现、繁衍、
进化、演变，先是最早的原始生物、单
细胞藻类、无脊椎动物、爬行动物、哺
乳动物开始出现，接着便是灵长类动
物、古猿、人类……

那 由 东 北 偏 东 的 地 方 离 开 的“ 北

京人”，终就来到了泄掉一大部分水的
大同湖地域，活成了若干若干年以后
这一地域史书上的“许家窑人”。

离开“北京人”群体的这一群人，
为啥在这个地方停下了脚步，猜测很
多。有一种说法，是依然浩瀚的大同
湖挡住了他们继续行走的步伐，只能
择地而生；还有一种说法，这个地方繁
盛的植物和众多的动物，能够提供丰
富的食物，故园如斯，夫复何求？当然
还有第三种、第四种说法。

也许都对，也许都不对。
但事实是，在一条长长的叫“桑干

河”的日夜流淌且流了若干年的河流
之畔，时常就能发现化成石头的白骨，
也到处散落着作为工具而存在过的千
奇百怪的石头。它们在让自己存在下
来的同时，也让某一种流变的过程留
下了印记。这条桑干之河，即是地球
之火喷发之后大同湖被撕开的口子，
它流淌着，使周边的土地变得肥沃，无
数的生命得以在它的周围存活下来。

关 于 桑 干 河 ，应 该 是 发 源 于 大 同
湖南的山西省宁武县管涔山北麓，曾
被称为㶟水、治水，后被通称桑干河。
相传当地每年桑葚熟了的时候，河里
的水就少得几近干枯，故而得名。桑
干河的上游经朔县、山阴、应县、怀仁、
大同、阳高，进入河北省阳原县境内。
横穿曾经的大同湖而过，桑干河流淌
出肥沃的土壤，孕育出一个又一个人
类生活和生存的家园。若干年后、若
干个世纪后，那些遗留下来的痕迹，便
是 人 类 文 明 的 痕 迹 。 沿 着 桑 干 河 流

域，不仅有“许家窑人”，还有其他什么
什么人，他们就生活在这河之边的峙
峪、鹅毛口等地……

19 世纪英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地
质学渐进论和“将今论古”的现实主义
方法奠基人查尔斯·莱尔爵士认为：现
在是认识过去的钥匙。而这把钥匙，
确实陈列在广博的大地之上。

20 万年前的大同湖周围，肯定是
生机勃勃的，也是杀气腾腾的。来的
来了，走的走了。比如远道而来的北
京人，肯定有待下来的，也有离开的。
可能还有别的什么地方的人，主动或
者被迫从另外的地方来到这里。在这
里 ，人 与 动 物 、人 与 人 每 天 有 故 事 发
生，肯定也不断产生着事故。

这里碧波荡漾，也阴风瑟瑟。
这 群 人 为 了 享 受 这 荡 漾 的 碧 波 ，

便要努力驱逐瑟瑟阴风。他们把随处
可见的石块当成宝贝，磨成圆球，投打
活物；凿成薄片，削刮肉骨；雕成石针，
缝制皮衣；琢出长杵，钻孔打洞……

所有的存在，都是移动的，或者是
行走的。记忆在时间里行走，脚步在
河流边行走。他们不知道是不是这片
土地上现存人类的祖先，但他们存在
过的印记，确实成为了人类文明的一
片光亮，也成为了后来者认识过去的

“钥匙”。

“走，看花去！”父亲整理好夹克衫
的领子，用手摸着我的脑袋说道。走
出家门，沿河道而行，沉寂在冬日许久
的枝条，孕育出新的生机。我们二人
就这样，顺着流水向春深处探去。

路旁，新绿初绽，新生的叶子鲜嫩
柔软，像刚出生的婴儿那小巧温热的手
掌。“摸摸这些嫩叶子，可舒服哩。”父亲
一边走，一边鼓动我用手触摸路旁刚现
世不久的嫩叶。新生的柔嫩的叶片随
着触碰逐渐种在我的心上，为那因病痛
饱受摧残的灵魂带来温柔的抚慰。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
昼夜。’”我们二人逆着河水徐行的方
向前进，每隔百米就见到一处充气堤
坝 ，正 缓 缓 地 将 上 游 河 水 抛 到 下 面 。
没有大江大河一泻千里的壮阔，也没
有山涧溪流那般清幽，而是介于二者
之间，无声滋养着河岸的草木。春天
的芦苇像田间地头刚冒芽的青葱，完
全无法让人联想到夏季那一丛高大挺
拔的芦苇荡。新生的芦苇与野花野草
共分一块湿润的土地，享受着春水清
冽的沐浴、春风和煦的抚摸。

转过弯道，迎春与连翘正在矮墙
上争春。我总分不清连翘和迎春，父
亲 俯 下 身 ，指 尖 轻 点 鹅 黄 色 的 花 瓣 ：

“ 迎 春 花 是 六 瓣 ，连 翘 是 四 瓣 ，记 住
了？”我轻轻点头。眼前，一片璀璨的
金黄焕发出迷人的光彩，温暖而明媚。

走到公园，步移景异，桃花、梅花、
樱花、山茶、结香等鲜花次第入眼。重
点要聊聊结香，结香花是与父亲漫步在
雨后潮湿的园中小径时，无意间发现
的。路旁一簇躲藏在松柏、杂草之间的
花团吸引到我，单手捧起，凑近细嗅，淡
淡的清香溢满鼻腔，一朵朵淡黄色的小
花簇拥于方寸花盘，花瓣上带有绒毛，
雨水黏附在花瓣之上，清新淡雅。

樱 花 、梅 花 、山 茶 ，挂 在 枝 头 ，粉

的、白的、紫的……春日的色彩五彩缤
纷。大地也不孤单，遍地的薰衣草、三
色堇，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儿来的野花
野草，生机盎然。走在花海之中，神清
气爽。

我们父子二人一边走，一边看，一
边聊，他给我讲花朵的种类，或是看看
日历和天气，判断某些花的花期是否
到了，拉上我去园内的那片区域看看，
验证一下；我和他聊生活，聊未来，或
是 讲 几 句 笑 话 ，看 父 亲 笑 得 前 仰 后
合。这是我们父子二人最开心、最放
松的时候，父亲放下家庭的压力，我放
下学习和成长的压力，回到自然当中，
尽情享受那一份宁静与轻松。

如今，在外求学的我与父亲分隔
两 地 。 他 乡 的 春 比 故 乡 晚 来 近 一 个
月，父亲发来公园里万紫千红的美景
之时，这边的枝条才刚孕育出骨朵，等
温暖唤醒沉眠的枝叶、花朵。我忽然
想起那年摸过的嫩叶子、闻过的结香、
数过的花瓣，原来父亲早已把春天的
密码编进了我的生命里——那些关于
草木的知识，那些漫步时的絮语，那些
沉默的陪伴，都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
了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认出的春天。

此 刻 异 乡 的 风 里 ，已 有 几 分 暖
意。我知道，父亲会在某个清晨沿着
熟悉的河道散步，路过每一株花树时，
都会想起那个曾经跟着他问东问西的
少年。而那些被我们共同触摸过的春
天，早已不是相册里的定格，而是流淌
在血脉里的温柔，是每当想起时，就能
让整个世界都变得鲜嫩的力量。原来
最好的踏青，不是寻遍芳踪，而是在彼
此的目光里，看见生命最本真的绽放
——就像父亲教会我的那样，在新叶
的绒毛里触摸希望，在落花的褶皱里
读懂时光，在每一次并肩行走时，把春
天种进彼此的心里。

初遇桃花

酝酿了几天的赏花之旅，终于
成行。

欣欣然，与桃花相遇在龙泉寺
的环抱里。刚刚沐浴过的桃花，含
情脉脉地俏立在山腰，层叠的粉白
色裙裾覆盖在山体上，在微微的春
风里凝眸等待。

俯仰之间，桃花满目。
桃花率先冲破严寒的禁锢，粉

墨 登 场 ，恣 意 盛 放 ，一 瓣 瓣 ，一 朵
朵，一株株，一片片，满目芳菲，花
香弥漫，仿佛连空气也是甜的。

惊艳了三月的桃花，也惊艳了
众人和我，纷纷拜倒在她的裙裾之
下，拍照留影，定格这一刻的美好。

忽而记起《花千骨》里小骨常
为师父白子画做桃花羹，小骨小心
捧至师父面前，高冷的师父品尝之
后，神色缓和下来，想必那羹滋味
怡人。

把 我 这 小 文 就 当 作 是 自 酿 的
一杯桃花羹，送您，饮了吧。

再遇桃花

清明下午，不顾雪后寒威，与
好友驾车直抵龙泉寺，再遇桃花。

上 一 年 遇 桃 花 是 在 细 雨 之
后。桃花如刚刚出浴的少女娇羞
欲语，眉目含情，楚楚动人。

此 番 遇 桃 花 是 在 重 雪 之 后 。
冻僵的桃花挂在枝头摇摇欲坠，好
生可怜。

山风呜咽，似在为这满山的花
魂哭泣！天道无常，这一季桃花娇
妍未尽，便梦断龙泉寺前，空余暗
香在山风里绵延。

极目远眺，黛青的山峦高低连
绵，背阴处残雪间覆，迷雾般的云
在 山 的 头 顶 上 逡 巡 ，似 乎 意 犹 未
尽，在酝酿新一轮的侵袭。

桃枝临空傲立，风骨不减。
今年桃花已矣，那明年呢，又

将面临怎样的境遇，不得而知！时
间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君王，已知和
未知不断被刷新，我们所能做的是
珍惜眼前！如是想，花伤渐愈，花
虽残，香犹在。

深深地吸一口，迷醉在这天香
里。俯视来路，然后轻轻转身，回
去……

又见桃花美

又是一年清明时节，家乡人最
惦记的就是龙泉寺的桃花了。于
我们，桃花不只是桃花，已是朋友。

今年上山，阳光正好，桃花正
艳，一切刚刚好，悬着的心放了下
来。这一年的桃花最幸运了，未遭
风雪抑或冷雨，坦坦荡荡、从从容
容地盛开在山崖的怀抱里，或疏或
密 ，每 一 朵 就 是 一 颗 闪 亮 的 小 星
星，释放出自己的光芒，汇聚成一
道光、一条河，让人们追逐、仰望。

我们选择把车停在半路，沿旧
路而行。双脚踩着沙石路，蜿蜒而
上，看春树挺拔，新芽欲出，枯草渐
萌，桃枝不时斜逸而出，心底微澜
随之轻漾。

经历严冬后，天地清明，万物
几欲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空气中
到处隐含了一股股力量。人生，受
一点点挫折又算什么呢？

往最高处的天仙洞，要登五百
多级台阶，几年了，一直没上去过，
对 自 己 没 信 心 。 今 年 ，不 管 了 ，
上。走走停停，时而回望，时而前
行。得天独厚的桃花在石阶两旁
灼灼盛开。幸运着花的幸运，没有
一点点担忧，心静如水。空气里除
了阳光的暖，便是桃花的香，淡淡
的，又甜甜的，怡人。

攀上去，稍作停留，下来。回
的时候，还带了一壶龙泉水，清甜
可口。

心满意足，打道回府。坐在车
里，桃花还在脑海里缭绕，唐寅的
桃花诗跳将出来：

桃花坞里桃花庵，
桃花庵里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
又摘桃花卖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
酒醉还来花下眠。
半醒半醉日复日，
花落花开年复年。
……

三遇桃花在龙泉
秋水长安

花开时节共寻芳
笑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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